
作者简介：刘相雨，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；刘晨曦，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
BC@A

级学生。

世界博彩与旅?研究　
BCBB

年第
B

期

论《红楼梦》中的社交博彩活动

刘相雨@ 　刘晨曦B

（
@5

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，曲阜；

B5

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，济南）

摘　要
]

《红楼梦》中的社交博彩活动主要有“抹骨牌”“赶围棋”“下围棋”“行酒

令”“作诗”等。这些活动有利於打破贾府
&

部的等级界限，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

交流和理解；有利於加
0

与贾府外人员的交流，扩大贾府
&

人员的视野。《红楼

梦》中的社交博彩活动生动地展现了封建社会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，对我们解

中国古代的社交博彩具有较高的价值和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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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是一个养尊处优的
贵族大家族，生活在这个大家族的男男女女

基本上不需要
"

个人的生计担忧，他们有较

多的时间从事各种休盻
;

乐活动，社交博彩

活动就是其中较
"

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目前，

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极少。那
F

，《红

楼梦》描写了哪些社交博彩活动，这些活动

对於人物的生活有哪些影响？研究这一问

题，对我们解社交博彩的社会功能和睶在

的负面影响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@

　《红楼梦》中社交博彩活动的
概癋

　　按照新加坡
BCBB

年
B

月公?的赌博控

制法案（
N/1 H"'02()& :$),-$2 F(22

），社交博

彩必须符合如下条件：必须在某人的家中进

行；参与者必须来自同一个家庭或彼此认

识；不得在任何商业过程中进行；参与者除

了在?戏中赢钱之外不能有其它的获利方

式。

也就是
)

，社交博彩活动必须不是商业

性的，
1

有人在该活动之外获得私利；必须

是在家人或相互认识的朋友之间进行（李

珂等，
BCB@

；高林，
BC@A

）。

根据这一标准，我们发现《红楼梦》中

的社交博彩活动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：

１．１　抹骨牌

抹骨牌是贾府中最受欢迎的
;

乐活动，

从贾母、王夫人到凤姐、尤氏，下至贾府
+

的

丫环、婆子，都非常喜欢它。“抹骨牌”在

《红楼梦》中又被称
"

“牌”“抹牌”“摸

牌”等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，“抹骨牌”一词

在全书中出现过
V

次（第七回
@

次、第二十

回
@

次、第二十一回
@

次、第二十八回
J

次、

第七十五回
B

次），“牌”一词出现过
V

次

（第二十回
@

次，第四十七回
@

次，第五十四

回
B

次，第五十五回
B

次，第七十三回
@

次，

第八十五回
@

次），“抹牌”出现过
B

次（第

十九回
@

次，第五十三回
@

次），“摸牌”出

现过
@

次（第八十一回）①。《红楼梦》从第

七回到第八十五回，一共写到了
@T

次打牌

活动，其中有
T

次发生在元宵节（第十九回

到第二十一回，共
Q

次；第五十四回
@

次），
@

次发生在春节（第五十三回），
@

次发生在中

秋节（第七十五回）。可见，节日期间的打

牌活动几乎?据了全部打牌活动的一半，其

它
"

日常生活中的打牌。

从参加者来看，贾母打牌的次数是最多

的（
R

次），她经常在饭前、饭後的盻暇时间

与王夫人、凤姐、薛姨妈或管家老
OO

等人

打牌。从回次分?来看，打牌活动主要集中

在第七回到第八十五回，第七回之前和第八

十五回以後基本上都
1

有涉及。从详略上

来看，《红楼梦》中的打牌活动，大多属於略

写，详细描写者较少。即使是详细描写，

８３

① 本文的统计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《红楼梦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版）
+

准，引文也以该版本
+

准，不另注。



《红楼梦》侧重的也是打牌者的精神活动或

心理活动，对於打牌的规则和具体打法则涉

及较少。

贾母等人打牌是有彩头的。第四十七

回，凤姐陪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打牌：

凤姐儿睵了一声，向探春道：“你们知

书识字的，倒不学算命！”探春道：“这又奇

了。这会子你倒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几个

钱，又想算命。”凤姐儿道：“我正要算算命，

今儿该输多少呢？我还想赢呢！你瞧瞧，场

子
1

上，左右都埋伏下了。”
)

的贾母薛姨

妈都笑起来。

凤姐在打牌前，就开始估算自己会输多

少钱了；打牌的结果，当然是贾母赢了。贾

母
)

：“我不是小器爱赢钱，原是个彩头

儿。”凤姐还指著贾母平日放钱的小匣子，

对薛姨妈
)

：“姨妈瞧瞧，那个眧头不知顽

了我多少去了。这一吊钱顽不了半个时辰，

那眧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。只等把这一

吊也叫进去了，牌也不用了，老祖宗的气

也平了，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。”可见，平

日眧凤姐陪贾母打牌，都是有彩头的，“那

个眧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”。而平儿还

担心凤姐的钱不
7

，“又送了一吊来”。

贾府的丫环们打牌，也是有彩头的。第

二十回元宵节的时候，贾宝玉房中的丫环们

大多去打牌了：

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眧灯下抹骨

牌。宝玉笑问道：“你怎不同他们顽去？”麝

月道：“
1

有钱。”宝玉道：“床底下堆著那
F

些，还不
7

你输的？”麝月道：“都顽去了，这

屋眧交给谁呢？那一个又病了。满屋眧上

头是灯，地下是火……所以让他们都去罢，

我在这眧看著。”

麝月在
=

丫环、婆子们都去打牌的时

候，独自留在房中一个人抹骨牌，不是因
"

1

有钱，而是
"

了照看房间、照顾宝玉。宝

玉给麝月梳头的时候，晴雯匆忙跑回来取

钱，“等我捞回本儿来再
)

话”，可见晴雯打

牌输钱了。

第八十五回中，麝月和秋纹拌嘴，“我

们两个牌，他赢了我的钱他拿了去，他输

了钱就不肯拿出来。这也罢了，他倒把我的

钱都抢了去了”。

１．２　赶围棋

赶围棋的具体玩法，《红楼梦》
1

有写。

《红楼梦大辞典》认
"

这是“掷骰戏之一种。

用骰子二枚，将掷出之点色配以狮虎豹等野

兽名称，犹如围猎，得猛兽者胜”
X

冯其庸等，

BC@CY

。贾宝玉在元宵节的时候，“只和
=

丫

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”（第十九回）；林黛

玉也曾打趣史湘云
)

：“回来赶围棋儿，又

该你闹‘幺爱三四五’了”（第二十回）；贾母

在过春节的时候，也“同宝玉、宝琴、钗、玉

等姊妹赶围棋抹牌作戏”（第五十三回）。

对於该?戏写得比较详细的是第二十回：

贾环也过来顽，正遇见宝钗、香菱、莺儿

三个赶围棋作耍，贾环见了也要顽。宝钗素

习看他亦如宝玉，?
1

他意。今儿听他要

顽，让他上来坐了一处。一磊十个钱，头一

回自己赢了，心中十分欢喜。後来接连输了

几盘，便有些著急。赶著这盘正该自己掷骰

子，若掷个七点便赢，若掷个六点，下该莺儿

掷三点就赢了 。因拿起骰子来，狠命一掷，

一个作定了五，那一个乱转。莺儿拍著手只

叫“幺”，贾环便瞪著眼，“六———七———八”

混叫。那骰子偏生转出幺来。贾环急了，伸

９３



手便抓起骰子来，然後就拿钱，
)

是个六点。

莺儿便
)

：“分明是个幺！”宝钗见贾环急

了，便瞅莺儿
)

道：“越大越
1

规矩，难道爷

们还赖你？还不放下钱来呢！”

从这段描写来看，赶围棋确实是一种掷

骰子?戏，而且是有彩头的，“一磊十个

钱”。贾环赢钱後十分高兴，输钱後就比较

著急，“瞪著眼六———七———八混叫”。不

过，我们
1

有看出它与围棋有什
F

关，似

乎只是一种单纯的掷骰子?戏。贾母、史湘

云、薛宝钗、贾环、莺儿等人都会玩这种?

戏，似乎老少皆宜。

１．３　下围棋

《红楼梦》多次写到下围棋。围棋是一

种较
"

高雅的智力活动，下完一盘棋耗时也

比较长。薛宝钗住进贾府後，“日与黛玉、

迎春姊妹等一处，或看书下棋，或作针黹，倒

也十分乐业”（第四回）。贾府中比较喜欢

下围棋的人是贾探春和贾惜春。第七回就

写到了“迎春、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”；第

六十二回又写到了“探春便和宝琴下棋，宝

钗、岫眕观局”，在下棋的过程中，探春还处

理著家庭事务。第八十七回写到了惜春和

妙玉在蓼风轩下棋，宝玉在旁边悄悄观局，

後来宝玉“情不自禁，哈哈一笑，把两个人

都唬了一大跳”。第一百一十一回，惜春央

求妙玉晚上来陪自己下棋，“妙玉本自不

肯，见惜春可怜，又提起下棋，一时高兴应

了，打发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，命侍

儿送了过来，大家坐谈一夜……彩屏放下棋

枰，两人对弈。惜春连输两盘，妙玉又让了

四个子儿，惜春方赢了半子”。

不过，探春、惜春、妙玉等人下棋，都
1

有提到彩头之事。但是，贾政与詹光下棋的

时候，就提到了彩头：

冯紫英进来，在书房中坐下，见是下棋，

便道：“只管下棋，我来观局。”詹光笑道：

“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。”冯紫英道：“好
)

，

请下罢。”贾政道：“有什
F

事
F

？”冯紫英

道：“
1

有什
F

话。老伯只管下棋，我也学

几著儿。”贾政向詹光道：“冯大爷是我们相

好的，既
1

事，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
)

话儿。冯大爷在旁边瞧著。”冯紫英道：“下

采不下采？”詹光道：“下采的。”冯紫英道：

“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。”贾政道：“多嘴也

不妨，
4P

他输了十来两银子，终久是不拿

出来的。往後只好罚他做东便了。”（第九

十二回）

詹光陪贾政下棋，已经输了十来两银

子，可见彩头还是挺大的。不过，这主要是

"

了增加下棋的刺激性，因
"

詹光“终久是

不拿出来的。往後只好罚他做东便了”。

１．４　行酒令

酒令是指“酒宴中定饮酒次序及多寡

之?戏方法”（冯其庸等，
BC@C

）。如果不遵

守酒令，是要受惩罚的。《红楼梦》中的酒

令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简单易学，有的杂

难学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一次写到酒令是第二十八

回，贾宝玉与薛蟠、冯紫英、蒋玉菡等人在一

起行酒令，“如今要
)

悲、愁、喜、乐四字，
8

要
)

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。
)

完

了，饮门杯。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，

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，或古诗、旧对、

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成语”；对於不遵守酒令

者，“连罚十大海，逐出席外与人斟酒”。贾

０４



宝玉的这个酒令，与他平日眧对於女孩子的

关注有著密切的关。薛蟠行令的
+

容粗

俗不堪，暴露出其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习

气。

第四十回贾母在大观园招待刘姥姥，鸳

鸯以骨牌
"

酒令，“如今我
)

骨牌副儿，从

老太太起，顺领
)

下去，至刘姥姥止……无

论诗词歌赋，成语俗话，比上一句，都要叶

砋。错了的罚一杯”。这个酒令的难处在

於骨牌是临时抽取的，无法提前准备，考验

的是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。林黛玉这样才

思敏捷的姑娘，在著急的情癋下，把《牡丹

亭》中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、《西
H

记》中“纱

窗也
1

有红娘报”这样的句子
Q

口而出，

“只顾怕罚，也不理论”；这才有了後来宝钗

对於黛玉的“审问”，“你还装憨儿。昨儿行

酒令你
)

的是什
F

？我竟不知那眧来的”

（第四十二回）。而刘姥姥的“大火烧了毛

毛虫”“一个萝葡一头蒜”“花儿落了结个大

倭瓜”的酒令，带有农村生活质朴、自然的

特色，与贾府公子、小姐的酒令形成了鲜明

的对比，也带给这些在贵族府第长大的公

子、小姐们
.

样的新鲜感。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贾宝玉过生日的

时候，贾宝玉、薛宝钗、林黛玉等人所行的酒

令是难度比较大的“射覆”；史湘云不喜欢

这个酒令，她喜欢“拇战”，即划拳：

湘云等不得，早和宝玉“三”“五”乱叫，

划起拳来。那边尤氏和鸳鸯隔著席也“七”

“八”乱叫划起来。平儿、袭人也作了一对

划拳，叮叮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。一时

湘云赢了宝玉，袭人赢了平儿，尤氏赢了鸳

鸯，三个人限酒底酒面，湘云便
)

：“酒面要

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骨牌名，一句曲牌

名，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，共总
K

成一句

话。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。”
=

人听了，

都笑
)

：“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，倒也有

意思。”

划拳比较简单，也非常热闹，不用费力

思考，“满厅中红飞翠舞，玉动珠
R

，真是十

分热闹”，但是史湘云的酒底、酒面就比一

般人的杂，古文、旧诗、骨牌名、曲牌名、时

宪书都要知道一些。这天晚上，怡红院的丫

环们专门给宝玉过生日，又请了黛玉、李纨、

宝钗、探春宝玉等人一起玩“占花名儿”酒

令，连袭人都感慨
)

：“昨儿夜眧热闹非常，

连往日老太太、太太带著
=

人顽也不及昨儿

这一顽。”（第六十三回）

贾母最喜欢的酒令是“击鼓传花”。第

五十四回元宵节宴会的时候，凤姐提议“趁

著女先儿们在这眧，不如叫他们击鼓，咱们

传梅，行一个‘春喜上眉梢’的令如何”，贾

母就命人取了一枝红梅，规定“谁输了谁
)

个笑话”，传梅时“其鼓声慢，传梅亦慢；鼓

声疾，传梅亦疾”。

第七十五回中秋节宴会的时候，“贾母

便命折一枝桂花来，命一媳妇在屏後击鼓传

花。若花到谁手中，饮酒一杯，罚
)

笑话一

个”。

第六十三回，平儿生日还席的时候，

“
=

人都在榆荫堂中以酒
"

名，大家顽笑，

命女先儿击鼓。平儿?了一枝芍药，大家约

二十来人传花
"

令，热闹了一回”。

可见，“击鼓传花”所传的都是时令花

卉，冬天的梅花，秋天的桂花，春天的芍药花

等，输者则要饮酒、讲笑话或其它。

从上述的各种酒令来看，《红楼梦》中

酒令的主要目的不在於喝酒，而在於
;

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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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
;

乐带有较
5

的文化色彩，其中不乏知

识的比赛和智力的比拼。

１．５　作诗

这眧的“作诗”是指在休盻的时间
+

自

愿从事的与学业或职业无关的
;

乐活动。

这种
;

乐活动如果与
B

惩相联，就有了社

交博彩的意味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不喜欢读书，他

讽刺那些读书求仕的人
"

“
#

蠹”；他讨厌

八股文，认
"

它“原非圣贤之制撰，焉能阐

发圣贤之微
S

，不过作後人饵名钓
#

之阶”

（第七十三回）。但是，八股文是当时学业

的主要
+

容。贾政认
"

“什
F

《诗经》古文，

一概不用
/

应故事，只是先把《四书》一气

讲明背熟，是最要紧的”（第九回）；後来他

更是教导宝玉，“自今日起，再不许做诗做

对的了，单要习学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

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

这样的儿子了”（第八十一回）。

贾宝玉特
.

喜欢作诗，他作诗时
1

有什

F

思想压力，完全是一种
;

乐的态度；这与

他学习八股文时紧张、严肃的态度形成鲜明

的对比。

贾宝玉第一次展露自己作诗的才华是

在第十七、十八回。他跟随贾政?览大观园

时所作的诗受到称硈，“人人都
)

，你才那

些诗比世人的都
5

。今儿得了这样的彩头。

该赏我们了”。贾宝玉这次
1

有得到贾政

的赏赐，反而是他身上的荷包、扇囊等被贾

政的几个小
T

给抢去了。贾宝玉搬入大观

园以後所写的《春夜即事》等诗，被人“抄
&

出来各处称颂；再有一等轻浮子弟，爱上那

风骚妖硊之句，也写在扇头壁上，不时吟哦

赏赞。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，倩画求题

的”（第二十三回）。可见，宝玉确实很有作

诗的天赋和才华。

探春成立海棠诗社时，贾宝玉与林黛

玉、薛宝钗等姐妹们在一起作诗，以一支

“梦甜香”燃尽的时间
"

限，“如香烬未成便

要罚”，这一次宝玉虽然顺利交卷，但是排

名最後。史湘云加入诗社後，请大家吃螃

蟹、盳菊花，贾宝玉作诗再次落第，李纨安慰

他
)

：“你的也好，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

是了”（第三十八回）。第五十回，贾宝玉与

姐妹们在芦雪广即景联句，林黛玉、薛宝琴、

史湘云、薛宝钗等人才思敏捷，
*

先恐後，宝

玉联句最少，李纨罚他到栊翠庵去取红梅，

“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，我要折一枝

来插瓶。可厌妙玉
"

人，我不理他。如今罚

你去取一枝来”。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以後，

要作盳柳絮的词，林黛玉、薛宝钗、薛宝琴都

写完了，贾探春完成了半首，贾宝玉“虽作

了些，只是自己嫌不好，又都抹了，要另作，

回头看香，已将烬了”，因此宝玉交了白卷，

李纨
)

“不要忙，这定要重重罚他”（第七十

回）。作诗活动中所谓的惩罚，大多也只是

))

而已，大家都从作诗的过程中获得了快

乐。特
.

是贾宝玉，他对於作诗受罚欣然接

受：

宝玉笑道：“咱们明儿下一社又有了题

目了，就盳水仙腊梅。”黛玉听了，笑道：

“罢，罢！我再不敢作诗了，作一回，罚一

回，
1

的怪羞的。”
)

著，便两手握起脸来。

宝玉笑道：“何苦来！又奚落我作什
F

。我

还不怕臊呢，你倒握起脸来了。”（第五十二

回）

黛玉嘲笑宝玉每次都受罚，但是宝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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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自己“不怕臊”，仍然乐此不疲。

第七十五回，在中秋节的宴会上，贾宝

玉作了一首诗，贾政
B

给了宝玉两把从“海

南带来的扇子”；贾兰作诗後，也得到了贾

政的
B

励。第七十八回，宝玉、贾环、贾兰跟

随贾政出去作诗，就得到了较多赏赐：

王夫人忙问：“今日可有
U

了？”宝玉

笑道：“不但不
U

，倒拐了许多东西来。”

接著，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
T

手
+

接了

东西来。王夫人一看时，只见扇子三把，扇

坠三个，笔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眥环三

个。宝玉
)

道：“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杨

侍郎送的，这是李员外送的，每人一分。”
)

著，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，

)

：“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。”王夫人又问在

席何人，作何诗词等语毕，只将宝玉一分令

人拿著，同宝玉兰环前来见过贾母。

宝玉得到的赏赐?不贵重，如扇子、扇

坠、笔墨、香珠、玉眥环、护身佛等，主要是一

种精神
B

励。後来，贾政又让他们三人作

《篵?词》，“谁先成者赏，佳者额外加赏”，

三人都顺利完成，宝玉的歌行体诗写得最

好。

另外，《红楼梦》中还写到钓鱼活动。

林黛玉就曾“令人掇了一个?墩倚栏杆坐

著，拿著钓竿钓鱼”，一边钓鱼，一边思考

（第三十八回）。贾宝玉还曾与探春、李纹

等人一起钓鱼，“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

的运气好。看谁钓得著就是他今年的运气

好，钓不著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”（第八十

一回）。从总体上来看，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

钓鱼活动比较少。

从上面的论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《红楼

梦》中的社交博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既

有通俗易学的，也有高雅难懂的；参加社交

博彩的人数也是很多的，从主子到奴仆，都

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该类活动。

B

　《红楼梦》中社交博彩活动的
社会功能

　　《红楼梦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社交博彩

活动，这些活动在小
)

中发挥了哪些作用

呢？具体
)

来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

B


@

　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理解，化

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

　　贾府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贵族之家。在

日常生活中，主仆之间有著严格的等级界

限，主子与主子、主子与奴仆、奴仆与奴仆之

间也存在著各种各样的矛盾；而在社交博彩

活动中，主仆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，家庭成

员之间的矛盾也在活动中得到化解。

第四十六回中，贾赦逼迫鸳鸯嫁给自己

"

妾。鸳鸯当著
=

人的面，在贾母面前剪

明志，发誓自己“
4P

不嫁人就完了！就是

老太太逼著我，我一刀抹死了，也不能从

命”。贾母听後，“气的浑身乱战”，当面指

责王夫人“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！外头孝

敬，暗地眧盘算我”。後来，在探春的提醒

下，贾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王夫人。第四十

七回，贾母提议与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凤姐一起

打牌，目的是
"

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，安

慰王夫人和薛姨妈，也掩饰自己刚才行
"

的

失态。在这次打牌活动中，凤姐插科打诨，

逗笑了贾母和王夫人，缓解了贾母和王夫人

之间的矛盾。另外，打牌前，凤姐要求“再

添一个人热闹些”，贾母就叫鸳鸯过来，“姨

太太眼花了，咱们两个的牌都叫他瞧著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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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”。本来，鸳鸯作
"

丫环，是
1

有资格参

加这个牌局的。贾母叫鸳鸯参加，是表示对

鸳鸯的信任和宠爱，也是对鸳鸯的一种安慰

与补偿。清代评点家姚燮认
"

，“贾母之要

鸳鸯看牌者，特宠之以释其闷也，可以知平

日待鸳鸯之心”（冯其庸，
@AA@

），此言甚是。

贾府
+

部矛盾重重，凤姐就曾对平儿感

慨，“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，一家

子大约也
1

个不背地眧恨我的”（第五十五

回）；探春也曾悲愤地
)

：“咱们倒是一家子

亲骨肉呢，一个个不像乌眼矱似的，恨不得

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”（第七十五回）。但

是，在社交博彩活动中，这种矛盾往往会被

掩盖或遮蔽，营造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。

在第五十四回的“击鼓传梅”酒令中，

当凤姐提议谁输了就要
)

个笑话时，“不但

在席的诸人喜欢，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无

不欢喜。那小丫头们都忙出去，找姐
V

妹的

告诉他们：‘快来听，二奶奶又
)

笑话了’”。

在这一活动中，主子之间、主奴之间都暂时

放下了平日的矛盾，大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欢

乐气氛中。

贾宝玉生日的时候，袭人、晴雯、麝月等

丫环单独给宝玉过生日，大家一起喝酒玩

乐，
1

有了主仆的界限。芳官喝醉後在宝玉

床上睡了一夜，“晴雯连臊也忘了，我记得

他还唱了一个”“姐姐忘了，连姐姐还唱了

一个呢。在席的谁
1

唱过。
=

人听了，俱红

了脸，用两手握著笑个不住”“一个个吃的

把臊都
U

了，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。四更多

天才
4

三
P

四的打了一个盹儿”（第六十三

回）。这是怡红院的一次大狂欢。此後，再

也
1

有了这样欢乐的氛围。

当然，相反的情癋也是存在的。在中秋

节家庭聚会的时候，贾赦
)

了一个“母亲偏

心”的笑话，贾母听了就很不高兴，半日笑

道：“我也得这个婆子针一针就好了。”贾赦

还与贾政唱对台戏，故意对贾环的诗大加硈

赏，“取了自己的许多玩物来赏赐与他”，?

)

“以後就这
F

做去，方是咱们的口气，将

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”（第七十

五回）。贾赦借此机会，来发癢自己对贾

母、贾政的不满，同时也反映了贾赦心胸的

狭窄和人品的低下。

２２　释放平日被压抑的本性，寻求快乐

在《红楼梦》的社交博彩活动中，参加

者往往能
7

以一种轻自由的心态投入到

活动中，平日被压抑的本性得到一定程度的

释放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诗社聚会，就具有这样

的魅力。贾宝玉、林黛玉、史湘云、薛宝钗、

薛宝琴等人都在作诗、读诗、品诗的过程中

获得很多乐趣，李纨、香菱、妙玉等也是如

此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诗社聚会，虽然也有
B

惩，但是参加者都不大在意输赢，作诗本身

就给她们带来快乐。

探春倡导成立海棠诗社，宝玉、黛玉、宝

钗等踊跃参加。在盳白海棠时，黛玉“或抚

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鬟们嘲笑”，後来

“提笔一挥而就，掷与
=

人”，写出了“偷来

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”等好诗（第

三十七回），一个自信、聪明的才女形象跃

然纸上。在盳菊花时，黛玉又拔得头筹，一

人作了三首《盳菊》《问菊》《菊梦》，这三首

“《盳菊》第一，《问菊》第二，《菊梦》第三，

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”（第三十八回）。

第七十六回，黛玉和史湘云在中秋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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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晚赏月联句，“你可知宋太祖
)

的好：‘
W

榻之侧，岂许他人酣睡。’他们不作，咱们两

个竟联起句来，明日羞他们一羞”。当史湘

云吟出“寒塘渡鹤影”之句时，黛玉“又叫

好，又跺足”；当黛玉吟出“冷月葬诗魂”时，

史湘云拍手赞道：“果然好极！非此不能

对”。

作诗是林黛玉的第二生命，在诗社聚会

中，黛玉的性格变得开朗、自信、宽容，不再

像平日那样多愁善感、爱哭爱恼。她能
7

体

会到
.

人诗歌的妙处，也能
7/

心接受
.

人

的批评，她与宝玉的关也变得更加亲密、

和谐。例如黛玉写了一首盳螃蟹的诗，“宝

玉看了正喝彩，黛玉便一把撕了，令人烧去，

因笑道：‘我的不及你的，我烧了他。你那

个很好，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’”（第三十八

回）。黛玉称硈宝玉的螃蟹诗写得好，是对

宝玉的安慰，此前宝玉因菊花诗写得不好，

正在懊恼呢。这时的黛玉显得多
FX

柔、多

情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任性、多疑。

在诗社成立以前，李纨在贾府中几乎是

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，过著一种灰色的寡妇

生活，“居家处膏粱锦?之中，竟如槁木死

灰一般，一概无见无闻，惟知侍亲养子，外则

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”（第四回）。诗

社成立後，李纨自任社长，负责评判诗歌，她

的品评最
"

公正，大家也都比较信服。李纨

的生活也有了笑声，连黛玉都给她开玩笑

)

，“这是叫你带著我们作针瞃教道理呢，

你反招我们来大顽大笑的”（第四十二回）。

宝玉过生日玩“占花名儿”酒令的时候，李

纨也与姐妹们开起了玩笑：

黛玉因向探春笑道：“命中该著招贵婿

的，你是杏花，快喝了，我们好喝。”探春笑

道：“这是个什
F

，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

子。”李纨笑道：“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，我

也不忍的。”
)

的
=

人都笑了（第六十三

回）。

在这眧，平日多愁善感的黛玉是笑的，

平日沉默寡言的李纨也是笑的，参加的
=

人

都是笑的。

史湘云自幼父母双亡，她跟著叔叔婶婶

一起生活，晚上有时候还要做针瞃活。史湘

云听
)

了诗社的事情，非常高兴，声称“容

我入社，扫地焚香我也情愿”（第三十七

回），?亲自作东邀请了一社。在芦雪广即

景联句时，史湘云与薛宝琴、林黛玉抢著联

句，“湘云伏著已笑软了。
=

人看他三人对

抢，也都不顾作诗，看著也只是笑”，史湘云

自己都
)

：“我也不是作诗，竟是抢命呢。”

可见，史湘云从作诗的过程中获得的快乐，

使她暂时忘记了家眧生活的烦恼。

鲁迅在《读书杂谈》中曾经
)

过，“嗜好

的读书，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

打，连续的去打……。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

人的目的?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”。《红楼

梦》中黛玉等人对於作诗的态度，也是如

此。

２３　缓解生活的压力，打发无聊的时光

《红楼梦》中的丫环、婆子等人，白天要

伺候主子，晚上还要做针瞃活或者从事各种

杂役，比较辛苦。但是，在各种节日（如元

宵节、中秋节、春节等）或某些特殊的日子

眧（如生日等），她们可以通过一些社交博

彩活动，获得休息和
;

乐。如在元宵节的时

候，贾府的丫环们就经常聚在一起打牌；在

中秋节的时候，她们也可以参与主子组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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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击鼓传花”等?戏活动。在这些活动中，

她们的生活压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。

而大观园中值夜班的婆子们，则靠打牌来打

发夜晚无聊的时光。

B


Q

　加
%

与贾府外人员的交流，扩大贾府

&

人员的视野

　　《红楼梦》是以家庭生活
"

主要描写对

象的，对於贾府以外的活动涉及得较少。社

交博彩活动使他们接触到了贾府以外的各

色人等，扩大了他们的社会交往面，增加了

他们的社会见闻。当然，在大多数活动中，

陌生人都是很少的，不足以改变其社交博彩

的性质。

贾宝玉在冯紫英家的宴会上，与呆霸王

薛蟠、唱曲儿的小
T

、唱小旦的蒋玉菡、锦香

院的妓女云儿等在一起行酒令。正常情癋

下，贾宝玉与蒋玉菡是
1

有交集的，但是在

这次宴会上，他与蒋玉菡认识?互赠礼物，

成
"

好友。而这也成
"

宝玉挨打的一个重

要原因。忠顺亲王府找到贾政，向他讨要蒋

玉菡。贾政认
"

宝玉“在外流荡优伶，表赠

私物”（第三十三回），把他痛打一顿。如果

贾宝玉
1

有参加冯紫英的宴会，也许就不会

有後面的一系列事情了。

刘姥姥第二次进贾府时，“便把些乡村

中的所见所闻的事情
)

与贾母，贾母益发得

了趣味”（第三十九回），她讲的“雪下抽柴”

的故事对於宝玉也有著很大的吸引力。刘

姥姥在行酒令时质朴的语言和装疯卖傻的

行
"

，逗乐了贾府上上下下的人。而王熙凤

对她的接济，也成
"

刘姥姥日後搭救巧姐儿

的重要原因。

薛宝琴、邢岫眕、李纹、李绮等人进入贾

府以後，诗社的队伍进一步扩大。特
.

是薛

宝琴，她见多识广，“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

多，跟他父母四山五瞸都走遍了”（第五十

回）；在芦雪广联句中，她大展才华，与黛

玉、湘云
*

锋。她还将“素习所经过各省
+

的古?
"

题，作了十首怀古
0

句”（第五十

一回），如赤壁、交趾、锺山、淮阴、广陵、桃

叶渡、青眆、马嵬等地；薛宝琴还见过真真国

的女孩子，“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

一样，也披著
6

头，打著联垂，满头带的都

是珊瑚、
Y

儿眼、祖母
N

这些宝石”，而且这

个外国女孩还“会讲五经，能作诗填词”（第

五十二回）。薛宝琴对外部世界的解，确

实要比大观园
+

的女子们要多多了。她的

到来，使贾府中的女孩子对外部世界的解

更多。

J

　《红楼梦》中社交博彩描写的
现代

'

示

　　《红楼梦》中的社交博彩活动，对於我

们的
$

示如下：

J


@

　社交博彩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

部分

　　从小
)

史的角度来看，《红楼梦》对於

社交博彩活动的描写，既有对《金瓶梅词

话》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等作品的继承，又有新

的发展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西门庆家是一个市

井之家，他的家庭生活中也有打牌、下棋等

社交博彩活动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十一回就

写到了潘金莲、孟玉楼与西门庆一起下棋，

“那个输了，拿出一两银子做东道”
X

兰陵笑

笑生
8@AABY

；第二十三回，潘金莲、孟玉楼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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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瓶儿三人下棋，“赌五钱银子东道。三钱

买金华酒儿，那二钱买个
Z

头来”。至於她

们下的是象棋还是围棋，《金瓶梅词话》
1

有明确交待，只有第四十四回中交待出李瓶

儿和
[

银儿两人下的是象棋，“拨下黑白棋

子，对坐下象棋儿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每

盘棋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就
?

出了胜负，因此

他们所下的可能都是象棋，而不是围棋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也多次写到了抹牌。

李瓶儿与西门庆两人就经常抹牌，“又拿一

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儿，桌上铺茜红苫条，两

人灯下抹牌饮酒”（第十六回）。第十八回

又写到了孟玉楼、
[

月娘、西门大姐、陈经济

等人一起打牌。与《红楼梦》相比，《金瓶梅

词话》中的社交博彩活动比较重视输赢，输

赢往往成
"

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；另外，它

的社交博彩活动，较
"

重视直观的、物质的

享受。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八《沈将仕三千买

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》中，王朝议的七八

个美妾，晚上聚在一起掷色子博彩，玩得不

亦乐乎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是一个“钟鸣鼎食

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”，这个贵族大家庭虽

然已经走向衰微，但是还保持著贵族之家的

基本规范。贾府
+

的公子、小姐从小就是衣

食无忧的，甚至贾府的丫环、仆人都无需
"

生计担心，“便是我们的丫头，比人家的小

姐还
5

呢”（第五十五回）。贾府眧的公子

们也不太担心仕途，他们有世袭的官职，贾

府中“虽有深精举业的，也不曾发?过一

个，看来此亦贾门之数”（第七十八回）。那

F

，生活在贾府中的人们如何度过盻暇的时

光，就成
"

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贾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老太太，她非常

懂得享受生活。她喜欢打牌，有时与王夫

人、薛姨妈一起打，有时与宝玉、黛玉等人一

起打，有时与管家老
OO

一起打。贾母打牌

时，大多是有彩头的。贾母打牌又是很有节

制的，她往往饭前或饭後玩上一会，不会打

牌上瘾。她有时也参与孙子、孙女们的作诗

活动，不过只是
"

了助兴，在旁边看他们作

诗。贾母不下围棋，可能是因
"

围棋比较费

神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社交博彩活动，有些是

雅俗共赏的，参加的人数比较多，如打牌、划

拳和酒令中的“击鼓传花”等；有些是比较

高雅的，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，如作诗、下围

棋、酒令中的“射覆”等。贾宝玉、林黛玉、

薛宝琴等人对於打牌似乎兴趣不大，他们对

作诗更有兴趣；史湘云喜欢作诗，也喜欢划

拳；探春喜欢作诗，也喜欢下围棋；薛宝钗有

时候打牌，但她更喜欢作诗。可见，《红楼

梦》中的人物，参加什
F

样的社交博彩活

动，与他们的性格有著较
"

密切的联。也

可以看出，《红楼梦》中人物的
;

乐需求是

多种多样的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正是因
"

有了作诗、围

棋这样的活动，贾府才具有了贵族之家的文

化氛围。另外，《红楼梦》中的酒令，也多与

诗词有关，如史湘云的酒底、酒面就需要古

文、古诗、骨牌名、曲牌名等；鸳鸯的酒令虽

然相对简单一些，“无论诗词歌赋，成语俗

话，比上一句，都要叶砋”，但是也需要一定

的诗词功底。如果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只有

打牌、划拳等社交博彩活动，那
F

贾府与普

通的市井之家就
1

有什
F

区
.

了。

从上面的情癋来看，无论是市井之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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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贵族之家，社交博彩都是当时人们日常

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J


B

　社交博彩的重点在於参与者的精神状

态与
(

乐性质

　　从《红楼梦》对社交博彩的描写来看，

它
1

有具体地写每种活动的玩法，而是重点

写了参加活动的人的精神状态。《红楼梦》

中的正面人物，对於社交博彩中的输赢基本

上是不在乎的，既不在乎“得”，也不在乎

“失”；他们的乐趣不是建立在活动的输赢

上，而是建立在活动的参与过程中。

成书於《红楼梦》之前的《林兰香》②
X

张

俊
8@AAUY

，第二十三回“宣爱娘赌诗博趣 燕

梦卿书扇留疑”，曾写到宣爱娘写人名诗、

药名诗以及春、秋“征妇怨”等活动，?且认

"

“以诗
"

戏，大是砋事”。但是《林兰香》

中这样的场面不多，而且该回只写到了宣爱

娘一人作诗，燕梦卿、平彩云、任香儿都
1

有

作诗；宣爱娘所作的诗也基本上是文字?

戏，与人物性格关不大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、史湘云、薛宝琴

都在作诗的活动中，迸发出青春的激情与活

力，她们都暂时忘记了自己生活中的烦恼。

李纨也在诗社的活动中，多了欢声笑语，与

姐妹们的关也变得更加亲密、和谐。贾宝

玉在诗社比赛活动中，虽然多次失利，但是

他每次都积极参加，乐此不疲。

贾母喜欢打牌，但她声称自己打牌不是

"

了赢钱，就是
"

了赢个彩头儿。凤姐陪贾

母打牌，则故意输钱给贾母，逗贾母开心。

如果过於重视输赢，是会受到嘲笑的。

贾环在与莺儿等人赶围棋儿?戏时，因
"

输

了钱赖帐，莺儿就
)

他“一个作爷的，还赖

我们这几个钱，连我也不放在眼眧。前儿我

和宝二爷玩，他输了那些，也
1

著急。下剩

的钱，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，他笑一笑

就罢了”（第二十回）。

重视活动本身所带来的
;

乐性质，正是

《红楼梦》社交博彩的魅力。

从上面的论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社交博

彩的主要目的是进行
;

乐，包括付出少量金

钱去获得某种快乐。因此，在社交博彩中，

不要过於计较金钱的得失。如果过於计较

金钱的得失，那就相当於花钱去买烦恼了，

也就丧失了社交博彩的意义。

３．３　社交博彩活动的两面性

社交博彩活动属於休盻
;

乐活动，它与

一般休盻
;

乐活动的区
.

在於多了输赢的

竞
*

，因而能带给人更多的刺激和快乐。但

是社交博彩如果
1

有节制，则也会给社会带

来负面影响。

孔子称硈《关雎》一诗“乐而不淫，哀而

不伤”
X

杨伯峻
8BCCAY

，主张欢乐和悲伤都应

控制在一定的限“度”之
+

。如果超过了这

个“度”，就不好了。社交博彩活动也是如

此。

贾珍、贾蓉等人一开始也只是
;

乐性的

社交博彩，“晚间或抹抹骨牌，赌个酒东而

已，至後渐次至钱”；後来就超越了社交博

８４

② 现在学术界对《林兰香》的成书年代尚无定论，大多数学者认
+

它成书於《红楼梦》之前。张俊先

生《清代小
/

史》认
+

该作品成书於清代前期。参见张俊：《清代小
/

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，第
１４６页。



彩的限“度”，“公然叶掷骰，放头开局，夜

赌起来”（第七十五回），走向商业博彩了，

而这一行
"

最终导致贾府被抄家。大观园

+

的婆子们，一开始也是
;

乐性的社交博

彩，“先前不过是大家偷著一时半刻，或夜

眧坐更时，三四个人聚在一起，或掷骰或

牌，小小的顽意，不过
"

熬困”；後来“竟开

了赌局，甚至有头家局主，或三十吊五十吊

三百吊的大输赢”（第七十三回），同样走向

商业博彩了。而商业博彩，在当时的社会

中，是被严厉禁止的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大多数人，对此有著清

醒的认识。贾宝玉过生日的时候，黛玉对李

纨等人
)

：“你们日日
)

人夜聚饮博，今儿

我们自己也如此，以後怎
F)

人。”李纨回

答
)

：“这有何妨。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

如此，?无夜夜如此，这倒也不怕。”（第六

十三回）一年中只有“生日节间”才有这样

的活动，反映出李纨等人对这些
;

乐活动是

有节制的，?
1

有沉迷其中。即使开诗社这

样的雅事，每月也只开两次，探春认
"

“若

只管会的多，又
1

趣了。一月之中，只可两

三次才好”，李纨规定“从此後，我定於每月

初二、十六这两日开社”（第三十七回）。

在活动中既能
7

获得快乐，又能
7

不沉

迷其中，这就是社交博彩活动的特性。这也

$

示我们，每一个社交博彩活动的参加者，

都要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约束能

力。如果沉迷於其中，事情可能就会走向反

面。

综上所述，《红楼梦》中的社交博彩活

动
+

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而且富有鲜明的文

化气息，它对於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、

缓和家庭
+

部的矛盾、扩大家庭的外部交

往、提高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等方面都发挥

了作用。此外，我们也要警惕社交博彩活动

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只有严格设定社交

博彩活动的“度”，才能保证社会稳定、健康

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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